
选择
（ 散 文 ） 文/董 川 夫

寒假 ，女 儿 从 乡 下 的 学 校 回 来 ，把 两 只 手 伸 到 我 面
前，手 上 是 一 道 道 的 裂 口 ，冻 的 ，陕 西 人 称 作 “裂
子”。我 若 无 其 事 地说：“爸 小 时 候 读 书 ，手 上 的 裂 子
比这 还 要 深 ，还 要 多。”然 而 ，心 却 很 疼 。现 在 的 父
母，哪个 不 是十 二 万 分 地疼 爱 自 己 的 儿女 。

女儿 考 上 高 中 后 ，我 便 决 定 把 她 送 到 乡 下 的 学 校
去，当 时 ，我 是在 非 常 矛盾 的 心情下奔 跑这件事 的 。

女儿 晕 车 ，平 时 带 她 去 看 回 朋 友 ，坐 几 公 里 的 汽
车，她 也 要 趴 在 我 的 怀 里 昏 昏 地睡 着 ，否 则 便 会呕 吐 ，
可去 乡 下读 书 ，几 十 公 里 的 路 程 ，中 途 还 得换 车 。女 儿
怕冷 ，冬 天 ，尽 管暖 气 很 足 ，她仍 得开 着 电 褥 子 睡 觉 ，
去乡 下 读 书 ，却 要 住 没 有 任何取暖 设施 的 阴 冷 的 窑 洞 。
女儿 挑 食 ，总 是这 不 可 口 ，那 不 想 吃 ，常 常 为吃饭 和 我
们呕 气 ，去 乡 下 读 书 ，能 咽 下 大 食 堂 的 饭 菜么……怎 么
办啊 ，怎 么 办 啊 ，我 一 边 奔 波 转 学 手 续 ，一 边 追 问 自
己，像 有 病 似 的 。然 而 ，静 心 一 想 ，我 不 正 是 为 了 这 些
才要把 女 儿送 到 乡 下 读 书 的 么？单 位 的 学 校 距 家 百 步 之
遥，女 儿 吃 在 家 里 ，住 在家 里 ，早晨 赖 在 床 上 ，上 学 得
喊，晚 上 守 着 电 视 ，睡 觉 得 催 ，喜 欢 和 同 学 们 攀 比 ，受
不得半 点 委 屈 ，在 她 看 来 ，家 里 就 是 整个 的 社 会 ，生 活
原本 就 该 这 么 安 逸 。看似 平 平常 常 的 读 书 ，其 实 已 在 滋
生许 多 不 易 觉 察 的 隐 患 ，必 须 采 取 断 然 措施 。这样 ，我
终于咬着 牙把她 “赶 出 了 家 门”。

开始 ，她 每 次 离 家去 校 ，我 都 要 亲 自 把 她 送 上 汽
车，尽 量 替 她 找 到 座 位 ，反 复 叮 嘱 同 车 的 熟 人 或 司 机 ，
请他 们 多 多 关 照 。望 着 汽 车 渐 渐远 去 ，在 公路拐弯 处 消

失，再 急 急 忙 忙 赶 回 家 里 ，等 着 她 “顺 利 到 达 ”的 电
话。我 时 刻 担心 着 ，总 害 怕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，她 会 愁 眉
苦脸地告 诉我 ，她 实在坚持 不住 了 ，那 该 如何是好 。

提心 吊 胆 地打 发 着 日 子 ，突 然 有 一 天 ，电 话 里 传
来她 又 脆 又 亮 的 声 音：“爸 ，我 不晕 车 了！”我 高 兴
万分 。这 高 兴 不仅 仅 为 她 不再 晕 车 ，从 那急 切兴 奋 、
充满 自 信 的 声 音 里 ，我得 到 了 “决 不 退 却”的 信 息 。
第一个 冬 天 渐 渐来 临 ，女 儿 又 来 电 话 ，告 诉我要 买 一
个塑 料 壳 电 筒 ，说 是 在 被 窝 里 看 书 不 冰 。我 感 到 意
外，问 她 ，她 说 学 校 十 点 准 时熄灯 ，宿 舍又 冷 ，同 学

们都 是打 着 电 筒 在被 窝 里抓 紧 时 间 复 习 。我 又 一 次 高
兴，她 开 始进 入 角 色 了 ，那 个守 着 电 视不 睡 的 女 孩 子
从此 一 去 不 复 返 了 。

一天 一 天 过 去 了 ，一个 学 期 一 个 学 期过 去 了 ，女
儿每 次 从学 校 回 来 ，我 都 认真 听 她 讲述 学 校 的 情况 。
开始 ，她 讲 那 缺 盐 少 油 的 饭 菜 多 么 难吃 ，讲天 不亮起
来（乡 下 学 校 起 床 早），在 寒 风 中 跑 操 的 滋味 。我 替
她鼓 劲 ，为 她 加 油 ，要 她 无 论 如 何咬 牙 顶住 ，争这 口

气。她成 功 了 。渐 渐地 ，她 开 始 谈 到 农 村 同 学 生 活 是 怎
样的 清 贫 ，学 习 是 怎 样 的 刻 苦 。她 说 ，到 那 里 一比 ，自
己的确没有不好好学 习 的理 由 。后来 ，她又谈到在那个 无
依无 靠的陌生环境里 ，怎样学 习 处理 同 周 围 的关 系 ，又 交
了哪 些 要 好 的 朋 友 ，也 谈 到 和 同 学 的 争吵 ，对 老师 的 评
价，并用 大人的 口 吻对我说：“唉 ，我知道 ，在那儿 ，一
切都得靠 自 己。”前不久她走后 ，我发现桌上有一封信 ，
是她特意留给我的 。信里说 ，她感到 自 己 已经长大了 ，她
感谢我为她创造 了 那样一个好环境 ，她让我放心 ，说 自 己
一定要努 力做到品学兼优 。我从心里 为她叫 好 。

我很 爱 我 的 女 儿 ，我 硬 着 头 皮 为 她选 择 了 乡 下 的 学
校，一方面那 儿教学抓得紧 ，有利于将来考上大学 ，更重
要的是那儿条件相对艰苦 ，有利于她 自 立能 力 的培养 。考
上大学并不等于能 够 自 立 ，自 立也不仅仅限于考上大学 。
假若 要我在上大学和 自 立之间选择 ，我会首先选择 自 立 。
人人都在煞费苦心地希望 自 己 的子女考上大学 ，但又不可
能人人的子女都考上大学 ，这是一个残酷而无法 回避的现
实。所 以 ，我不奢望女儿一定要从大学的跳板 上腾 飞 ，却
要求她必须学会在生活之海
中独 自 游泳 。在追求领袖的
权威 、名 人的荣耀 、大款的
潇洒之 前 ，首先要懂得生活
的艰辛 、社会的复 杂 、友情
的珍贵 ，从一个平凡但却 自
立的人做起 。

这，便是我选择的理 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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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他妈 的 ，现在的 人没一个好东
西。昨天夜里八点 多钟 ，我和我太太
正在屋里 看 《水浒传》，自 行车好好
的在外面搁 着 ，又没碍谁的路 ，一辆
崭新 的 ，就是你们见过的我太太常骑
的，我 们 结 婚 时 她 家 陪 的 那辆 山 地
车，搁 着搁 着就叫 谁偷去 了。”上 午
一上班 ，小赵踏进办公室 的 门 ，就给
我们报告 了这么一个不幸的 消 息 。本
来我们还要与他火聊 火聊潘金莲 勾 引
武松的 戏 ，经他这么一说 ，屋里人全
发了 愣 。只 见 他 一 改 往 日 满脸 的 斯
文，推 了 推跌下来的眼镜用 斗歹徒的
口气说：“不行的 ，坚决不行 ，并不
是我一人不行 ，连我太太也不答应 。
她让我今天一上班就给派 出所报案 ，
这件事是非要查个水 落石 出 的。”

有人问：“你没锁车子吗？”
有人问：“你没问 问邻居谁骑了

没有？”
“ 我 怎 么 能 不 锁 自 行 车

呢，你们想想 ：我昨天七点 多
钟从 岳 母 家 出 的 门 ，走 在 路
上，和一个 同学说 了 几句话 ，
骑上 车 子 就 跑 ，回 家 还 没 进
门，太太就喊：‘快 、快 ！潘
金莲洗澡呢。’我忙进 了 屋 。
邻居 ，邻居我全问 了 ，就差没
走出 大 院去大街上问 ，谁都说
不知 道。”他说着 ，手插在腰
间在地上踱步，“不行 ，我得
赶紧 报案。”他飞快 的拿起话
筒：“派 出所吗 ，我要报案 ，
昨天 夜 里 八 点 多 钟 ，我 的 自 行 车 丢
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能是我 ，一定
是你们认错了 人 。车子在派 出 所 ，不
不不……”小赵啪的挂了 电话 。但手
却压着话 筒不放 ，似乎松开它 ，就有
危险 发生 。

“ 小赵 ，怎么啦？”
“ 到底是怎么 回 事？”

大家 用 无产阶级 同 情的 目 光望着
他。

“ 唉 ，世界上倒霉的事全叫 我碰
上了 。我给派 出所报案 ，派 出所 说昨
天夜里八点 多钟在朝 阳街 ，有一个年
轻人 撞 伤 了 一 个 老 汉 ，老 汉 不 让他
走，他怕脱不了 身 ，索性扔 了 车子就
跑。我说我的 车子 丢了 ，他们却说不
要怕 ，车子 在派出 所 ，愁的 正是找不
着我。”

我们大家 紧 张起 来 。
“ 你真没撞伤人吧？”
“ 你 怎 么 会 撞 伤 人

呢？”

“ 难 道 你 们 也 不 相 信
我？我 好 歹 还 是 共 产 党 员
呢。你们该知道 ，我虽然眼
睛近视 ，但不撞人 ，只有人
撞我。”

但说 归说 ，我们个个心里还是有些
虚，生怕 小赵到时候欺骗了 我们 。一整
天，每 当 敲门 或 电话铃响的时候 ，都暗
暗的捏一把汗 ，好象 警察就会随时站 在
面前 。小赵呢 ，也蔫了 许 多 ，再也不说
丢自 行车的事了 。似乎他 已咬紧 牙关 ，
要用 一 辆 山 地 车 来 洗 净 自 己 的 不 白 之
冤。

终于捱 到快下班时 ，有人在门 外一
声紧 一声的喊小赵 。小赵正要 出 去 ，谨
慎的 老王一把抓住他的衣襟：“先不要
去，钻 到 桌 子 底 下 。我 们 出 去 侦 察 一
下，如 果 是 警 察 ，你 还 有 逃 跑 的 机
会。”小 赵 便 也 顺 从 ，钻 到 了 桌 子 下
面。

我们几个 出 门 看 ，哪里有警察 的 影
儿，原来是一个瘦高的青年 ，架一副松
垮垮的眼镜 ，脸上划 出 几道血印儿 ，头
发乱蓬蓬的 ，有一撮还挑得老高 象公鸡

的尾 巴 。他 迫 不 及 待 的 坦 白 ：
“ 我是小赵的 同学 ，是给他送车

子的。”果然我们看见他身 后有
一辆崭新的 山 地车 。他又补充 ：

“ 我昨晚上没打招呼骑走了 他的
车子 ，他一定急坏了。”

真相大 白 。
我们这 才让他进 了 办公室 。
小赵 象 只 鸟 儿从桌底下飞 出

来，在 同 学身 上又是捶 又是打 ：
“ 怎么又和太太干仗 了 ，满脸是

血。昨夜为啥 不告诉我。”
他同 学一屁股 坐下来 ，喝 了

口小赵喝过的 茶水：“还没 等给
你说完 ，你就溜了 啊 ，我有啥 法 ？昨夜
里没事 ，想找 你玩几把 ，走在朝 阳街东
段十字那里 ，见一个老汉在地头呻吟 ，
想把他 弄到医院去 ，弄不动 ，就想找个
车子 ，正 走 着 碰 见 你 ，只 给 你 说 了 一
句，你就车子一蹬拜拜了 。无奈 只好和
你赛 跑 ，来到你家 门 口 ，见你在屋里 幸
福地看 潘金莲 ，不打搅骑了 车子就走 。
谁想把 老汉送到医院 ，忙了 半夜 ，今早
上他儿 子来却反咬一 口 ，说是我撞了 他
父亲 ，还把你车子送到 了 派 出所 。为给
你要 车 子 侍 侯 了 一 天 老 汉 ，花 了 50块
钱，老头才说 了 实话……”

我们长长的吁了 口 气 ，至此 ，才明
白了 小赵丢车的 前前后后 。

（ 新 作 点 评）己 没 记性 偏埋 怨
“ 小偷”“偷 ”了 车子 ，做好事 的人却

被冤枉送进 了 派出所 ，世界上这样的错
位太多 了 些 ，因此有人埋怨好人做不得
了，但小赵却不后悔 ，仍在做好事 。我

们提倡要写 主旋律 ，不
等于把文学作品写成总
结报告或者表扬稿 ，这
篇《虚惊 》可以提供一
个好的范例 ：写 了 学雷
锋，读 来 仍 感 津 津 有
味，并不枯燥 。

柔软 的 心 波
唐相 彦

踏路 而 歌 的 时 候
步履 在 变 幻 中 读 山

读水
羽毛 滑 落 飞 舞 的 风 中
惊起 一 池散乱 的 梦 影

天籁 深 处 的 静 谧
让我们 在 夜 晚 读 一 本 书

并认真凝 视 自 己

已不 需 要 日 子 来 界定
什么

听见 心跳 时 面 色 沉 郁

一片 云 从 远 处 飘 来
又随 风飘 向 远 处

有时 ，倒 是 去 怀念
一棵 树

树的 影 子 和 年 轮
使一 些 关 于 路 的 背 景 与

未来
清晰 明 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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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里 插 着 竹 竿 儿 ，
上头 爬 满 豆 蔓 儿 。
蔓上 开 着 红 花 儿 ，
花儿 结 出 紫 豆 儿 。
这是儿时记忆中一支温馨的歌 。
当娃娃们摘下片片豆叶儿贴在脸

蛋上 ，扒下包谷红缨缨塞进鼻孔里 ，摇
头晃 脑地 唱 着 这 支外婆教 的歌 儿时 ，
紫豆花 儿悄悄地开 了 ！它 的 芳踪 留 在
小桥 流 水 的 山 洼 洼 里 ，它 的脚 步停 留
在农 家 小 院 的 栅栏旁 ，它 的 火红 跳跃
在绿 色的农作物 中 。和着鸡啼犬吠 ，耕
牛长 哞 的 乡 间 音 乐 ，紫 豆花 儿飘散 出
淡淡 的 清香 。

那个 金 色 的 童 年 ，吃 饱 了 豆
儿稀饭 ，我便躺 在外婆的 臂弯 里 ，
枕着 这 支 甜 甜 的 歌 儿 进 入 了 梦
乡。在朦胧的记忆里 ，夏天盼紫豆
花儿 开 ，秋 天 盼 吃上 豆 儿 稀 饭 便
成了 最 大 的 奢 望 。紫 豆 儿 是我 心
中的 太 阳 ，梦 中 的 星斗 ；是冬天的
炕头 ，夏 日 的 树 荫 ，是 童 年 的 笑
声，丰盈的拥有 。

清明 前后 ，踏着 童 年 的歌声 ，
祖孙 三 人 来 到 地头 。舅 舅 刨 一 个
小坑 ，外婆撤一把家肥 ，我跟在它
身后将 几 粒 豆籽 丢进坑 里 。舅 舅
隔着 尺 把 长 的 距 离 又 是 一 锄 ，却
将土带 回 来 ，掩在 刚 撤进 籽 的 坑
里。一粒 两粒 ，梦 的 种籽插进 了 世
代耕种的 土地上 。

一场 春 雨 后 ，我蹑 手蹑 脚 地来 到
地头 ，生怕惊醒 了 它 发芽的 梦 。谁知伏
身竟 发现这些小小 的 生命 已 舒展 着长
长的 茎 儿 ，举着 沉 重的瓣 儿 ，颤悠悠地
顶起 了 黑 色 的 土 地 。两 瓣 间 夹 着 一 丝
嫩芽 。几 日 后 ，嫩 芽 长 成 了 肥 大 的 叶
片，接着又伸 出 了 一支支细细的蔓 儿 ，
探头探脑 地在 寻 找什么 。舅 舅 忙 给 他
们身 边 插 了 一 根根 竹 竿 ，外婆将 豆 蔓
轻轻地绕 在 竹 竿 上 ，于 是蔓 儿慢 慢地
爬上了 竿头……

终于 ，在溪水之畔 。白 云之间抖 落
出一幅 巨 大 的 画 卷 ：轻 纱薄 雾 的 山 坳
里，太阳放射 出 万道霞 光 。一块块绿 色
的包 谷 地边 ，一 圈 儿 的 向 日 葵绽 出 金
色的 花朵 。紧 紧 簇 拥 在它 身 边 的 是一
株株紫豆蔓 儿 ，上面火红 的花儿 ，一嘟
噜，一 串 串……我常 常 提着 竹 篮 儿 走
进这红 黄 绿 相 间 的 诗行 里 ，冲 破 豆蔓
儿的 头道防线 ，拨开 玉盘儿的 阻拦 ，打
来一筐 筐 猪 草 。那 长 如 绸 带 的 包 谷 叶
轻柔 地拍 着 我粉 红 的 脸颊 ，小毛辫 上
沾满 了 丝 丝 点 点 的 落花蕊 儿 。我耐心
地扒 开 叶 蔓 ，寻 找 着 最早孕 育 出 的 豆

角儿 ，然而却大失所望 ，只好
靠在 地 头 支 着 下 巴 发 呆 ：啥
时才能喝上豆儿稀饭 ？

紫豆 花 不 负 童 心 。几 天
后，它 的 上 面挂 满 了 形 如 弯
刀的 豆 角 儿 ，接 着 豆 角 儿 又
鼓起 了 圆 圆 的 肚 囊 ，又 渐渐
有了 发黄的迹象……在期盼
的目 光 中 ，它 被 连 根 带 杆一
齐拔掉 ，摊在院子里 。这希冀
的紫豆 儿哟 ，闪亮滚 圆 ，看在
眼里 喜 在 心 头 ，捧 在 手 中 沉
甸甸 。

外婆 忙 生 起 火 ，紫 豆 儿
骨碌 碌 地 滚 进 沸 腾 的 锅 里 。
外婆 又 搅 进 一 碗 包 谷 糁 。我
忙在 一 旁 填 柴 吹 火 ，还 不时

地搅 动 冒 着 泡 儿 的 锅底 。红 红 的 豆 儿
稀饭哟 ，竟让我迈不了 半步 ，满嘴盈溢
着口 水 …

舅舅 的 身 影 出现在叮 的老牛身
后，正是夕阳落满坡时 。朝思暮想的豆儿
稀饭终于熟了 。端起一大碗 ，便坐在门 口
的石凳上 。喝一 口 稀饭 ，咬一个豆儿 ，沙
甜绵长却舍不得咽下 ，早忘了今夕是何
年！忽听人问 ：“吃的啥饭？”忙咂嘴抛
出一张灿烂的笑脸：“豆儿稀饭！”长长
的儿字拖着悠悠的卷舌音 ，甩出了 童年
的笑声 ，留下了久远的歌儿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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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把我在这个盛夏的午夜 ，在街头的一 个地摊
上买书那档子事说给朋友听 。我说那晚我在街上
溜达 ，没想到会在广场的路灯下看见两个中学生模
样的姑娘在摆地摊卖书 。你知道我和你一样 ，是把书
作为人生的第一好友的 。我便挤了进去 ，蹲下去一本
本的翻 ，准备买上几本 ，而且很高兴的知道这书是可
以还价的 。我想这实在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，全新的
书还讲还价 ，这是我第一次碰上 。便一次拣了《悲惨
世界》、《白 痴 》等五套 ，这些书都是我早想买 ，但至
今没有买的 。不夸张地说 ，我这人买东西还是
挺细心的 ，逐一看了书的版权页 ，上海泽文出
版社 、译者 、纸张 、印刷都没问题 ，就开始商量
价钱 。书的定价一共是一百六十八元 ，我看看
那两个在吃棒棒冰的小姑娘 ，觉得她们涉世不
深，可以对付 ，便开 口给了五十元的价 。

我停下来喝口 水 ，朋友便很不安。“这么好
的事儿我咋没遇上 ，她俩怎么说？”

我说你别急 。她俩开口 便这样说 ：“这位大
哥，一看就知道你是文化人常买书的 ，但你咋
给这价？这书在书店是一分钱都不肯少的 ，这
是一家书店因转行才跳楼大甩卖的 。再说 ，我
俩利用 假期 ，打工赚点钱也不容易 ，你也有过
学生时代的 ，这书至少一半价。”那时我想 ，这
俩女孩还挺会做生意的 ，但还是高兴 ，半价也
才八十 多 ，便按她们说的给了 ，还 多给了几元
钱。

朋友更伤心。“应该多给 ，应该 ！买书从没还价
的理 儿。”我愈来愈气愤了 。还应该呢 ，你猜怎么
着？回去打开灯一开读 ，妈呀 ！什么玩意儿 ？那书
怎么去读 ？句子不通 ，上下句上下段不衔接 ，标点
错误 ，总之是文盲校对出来的 。更可气的是某一页中

竟出现了 中 共 中央总书记的字样 ，法国小说怎么会有
这词儿 ？

朋友这才释然。“原来是地下印刷厂的活儿 。那你
咋办了？”咋办？我立刻骑了车准备去退书 ，但到了
广场 ，哪儿来的人影 ，你知道吗 ？这事太让我伤心了 。
其实我这人还挺想得开 ，买了假鞋假烟 ，我会叹 口气一
扔了之 。但买书受骗 ，我却接受不了 。再说 ，让我以后如
何去相信别人 ，那两个中学生 ，她们看起来是那样纯洁
呢。

朋友便说 ：“那夜我没去广场 ，看来是
我的福气 。从你这次遭遇我得了教训 ：不能
轻易相信别人 ，不要被假象迷惑。”

过了两天 ，朋友让我去看他刚买的一套
书，是张岱的文集 ，而且是旧书 ，很便宜 ，让
我好羡慕 。

朋友便对我讲他买这套书的过程。“这
是上个周末在广场的路灯下地摊上买的 。一
个中 年人 ，处理他父亲的藏书 ，好多现在难
得一见的书都被别人抢走了 ，我只抢到了这
一套 。二十元 ，你看值不值？”

我立刻又懊悔得要命 。我说那晚我也经
过了广场 ，并且看见了那个书摊 ，但我走开
了。我以为又是乘着路灯昏暗卖盗版书的 ，
没想到竟不是 。唉 ！轻易地相信别人也不
是，不相信别 人同 样不是 。让我如何是好
呢？

朋友说 ：“通过你我两次午夜购书的比较 ，我现在
告诉你 ，重要的是要相信自 己的眼睛。”他说得很哲学 。

我想那晚买书的眼睛可没闭着呀 ？有时 自 己的
眼睛也骗你呢 ！但我不想说了 ，心里好难受好迷茫 。人
生的好些事儿 ，是不是真的难以说清楚呢 ？

朝佛
（ 散文 ） 文/黄 朴

十年 前的一个夏季 ，夜沉闷得凄惶 ，商州 山 村的
一点亮光却顽强地闪耀着 ，在那片不大的 光晕里 ，一
个朴实 的农妇 紧 张地忙碌着 ，灶房里滚着浓烟 ，她呛
得连连咳嗽 ，不时到清凉的夜里喘一 口 气 ，黑夜融入
了暗 夜 ，天 上 闪 烁着 晶亮 的 星 ，如 无数慈 祥 的 眼 ，怜
悯地注视着灯光 里的人 。

灯光熄灭的时候 ，山 村又陷入 了 一派的孤寂 ，万
物都入了 睡 乡 ，她挎 了 一个竹 篮 ，竹篮上 紧 紧 地捂着
头巾 ，在她身旁行走着一个苦涩的少年 ，两个人影抖
抖索索地爬 上 了 屋 后 的 山 道 。穿行在荆棘 丛生 的 山
林里 。

山矮下去了 ，又一座峻岭踩 在了脚下 ，她们终于
爬上 了 一座孤独的高 山 ，山 顶上怪石林立 ，如奔走的
熊，如 斗角 的兽 ，如狂啸的狼 ，崖石发 出 尖利鸣声 ，宛
若无数动物的嘶咬 。少年 惊恐地依在她的 身边 ，她没
有说话 ，右手抖颤地抓住竹篮 ，左手将少年 紧 紧 揽在
怀里 。天 突 兀地很 冷 ，黑 风在林立 的 怪 石 间 穿 行 ，她
的衣衫旗帜一样随风而舞 ，少年紧 紧 抓住母亲 ，他触
着了 母亲 冰 冷 的 肌肤 ，他一根一根地扯着 母亲 身 上
的荆棘 ，他感 到 了 许 多 血 。风依然坚 决地鸣 叫 着 ，他
的头钻进母亲 温暖 的 怀 里 ，渐渐他 回 到 了 贫 瘠 的 校
园，看见 了 摇曳着煤 油灯弱 光的 教室 ，他终于寻 觅 了
一个 梯 子 ，攀 上 了 浩 渺 的 碧 空 ，他摘 下 了 几颗 星 ，这
美丽 的 花 儿 闪 着 温馨 的 光 泽 ，他要把这美好 的 心一
样的 花 儿献给母 亲 ，他长途跋 涉 着 去 寻觅在风雨里
劳作的娘 。

似乎 走过 了 无数 的 路 ，十 六 岁 从 没有 走过这么
多的 路啊 ，采蜜 的蜂 儿在脚前舞蹈 ，麻雀饶舌地飞落

眉头 ，喜鹊在头顶预言着未来 ，一 只生着树枝样的
鹿角 横在眼前 ，手摸着那耸耸的精灵 ，鹿却带着一
身的 香气钻入 了 蛛 网 一样的路里 。呵 ，那是母亲 ，
毒辣的 阳 光 里 ，淋淋的 阴 雨里 ，丛生的荆棘 里 ，陡
峭的 山 路里 ，他看见母亲牵着 自 己 ，永不疲倦地走
着。他偷偷拾起 母亲 盈着汗 水的脚 印 ，他要小心翼
翼珍惜这些大地的 音符 ，将他们珍藏在书 里 。但恍
恍惚惚地母亲 又走远了 ，云 去 了 ，雨也去 了 ，毒毒
的阳 光躲开 了 ，凉爽 的 月 光 铺满 了 山坡 。他迈开 大
步，要去追赶母亲时 ，却意外地踢 倒 了 篮子 ，雪 白
的馒头滚下了 山 崖 。

他感觉脚 生疼生疼的 ，叫 了 几声妈 ，却见母亲
猫一 样 地找 着 什 么 ，他 想 站 起 来 。但 身 子 不 听 使
唤，便
双眼枯
涩，又

悠悠地
寻找星
星去了 。

母亲 终于 回 来 了 。母亲摇 醒他的时候 ，他正在
采摘一颗星 星 。风停止了 呼啸 ，他看见母亲疲惫地
伏在青石上 ，手里 紧 紧 抓着那个 竹篮 ，他急切地抱
住母亲 说 ，妈 ，你到那里去 了 呢 ！母亲 的 身 上湿淋
淋的 ，汗浸透 了 她的衣服 ，她喘着粗气说 ，人心要
诚啊 ！

观音 山 上响起了 剧烈的爆竹 声 。这声音炸醒了
寂寞 的 山 林 ，鸟 儿 们过 早地起 床 了 ，纷 纷 地 叫 起
来，炮声传出 了极远 。我站在这高大的 山 顶 ，看着

远处朦胧的 雾 ，母亲 已把供品摆在了 菩萨的 面前 ，
烧着 了 香表 ，虔诚地跪在地上 。天 已 大亮了 ，观音
山一派 肃 穆 。我跪在 母 亲 身 边 ，观 音 慈 祥 地看 着 我
们，我悄 悄抬起头 ，大胆地看菩萨的 形容 ，突 然 ，一个
念头闪 过我 的 心灵 ，啊 ，她 多 像慈祥 良 善 的 母亲 ，而
母亲 又 多 像救苦救难的观音 大 士啊 ，我在心里默默
地说 着 ，观音似乎露 出悲 天悯人的 笑意 ，母亲全 身伏
在地上 ，喃 喃 地祈祷着 ，末 了 ，她从被撕扯得丝丝缕
缕的衣服里 ，取 出 一个千包万裹 的 纸包 ，她将满浸着
汗水的 钱送进 了 布施箱里 。我扶母亲 站 了 起来 ，那一
刻，她的脸上焕 发 出 一丝激动的 潮红 。

竹篮空 了 ，母亲 已 不能很好地行走 了 。她一直说
腿疼 。我们是四 肢着地从观音 山 上爬下来的 。站到谷
底，母亲 在一块石上歇 息 ，我 采 了 一些野 果 ，再看 那
山，笔 直 地插入 晴空 ，四 面 是 陡峭 的 山 崖 ，在 山 的 顶
端，卧了 一座方圆 闻名 的观音庙 。

我无 法 想像母亲 是怎样从这 笔 直 的 山 崖下爬上
去的 。当 我在睡梦 中将供品踢翻时 ，母亲摸黑在山 崖
下寻到 了馒头 ，而她的腿却无情地摔断了 。

一个 月 后 ，我 也要到远方上学了 。她拄双拐到路
上送我 ，我说 ，妈 ，这都是您心诚 上观音 山 的 结果 ，菩
萨保佑我们 呢 ！母亲 苦涩 地 笑 了 。她在冷 风 中 摆着
手，一 支 拐 杖 支 着 她 瘦 弱 的 身 体 ，我 的 泪 便 流 出 来
了。

自此 ，每到庙宇 里 ，看见观音我总要虔诚地跪下
去，口 中 喃 喃 地说 ，母亲 啊 ！泪 眼 婆 挲 中 ，我又 看见
了母亲拄着 双拐 ，挺立在家 乡 那张望的路 口 ，风雨中
一只呼喊的 手不停地摇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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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对我来说就是天安门故宫 ，就是长城 ，就是圆明园 。所
以，三年前爸爸和妈妈从北京回来的照片里没有圆明园让我遗
憾了许久 ，可以踏进圆明园 ，心里真高兴 ，虽然找去圆明园的车
站就已费了我们足足半小时 。

园门外放了许多欢度……之类的花卉 ，大门一进仍是万紫
千红的花海 。沿小径向里 ，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却是光秃的荒岭 ，
河中 的败絮……在一小桥旁看到一所古香古色的洗手间 ，诧异
之余我看到了远处 白 色的石块 ，终于到了 ，我心里有点按捺不
住的激动 ，走近前去 ，发现那些石条很大 ，都是残缺的 ，但刻划
的线条圆滑而有力 。石头看上去是永葆青春的 白 润 、光泽 ，横的
竖的斜的躺 的 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哪两个完全不同
的；向右望去 ，遥遥可见还有石林立 ，我们又上路了 。

这儿的石多见异形 ，迎面是一佛窟般的半圆 ，后面罗列着
各种形状的石 ，比刚才的石要小点 。

再向 里 走 是西 洋 楼——圆 明 园 的 残垣 ，那 举 世 的
残垣不 朽的伫立在我们面 前 。走近 前去 ，一个 多 世纪 的
触摸使 它 有 了 厚 重 的污色 ，而这象征我们 国 家耻辱 的
石所担负 的何止眼 里看到 的？照像 的 人很 多 ，大家 都
喜欢历 史 ，将 自 己和它们一起记下 。我对着梦寐 的石垣
发呆 ，不知 自 己 是否也会永恒 。

石恒的背面是无意转过去的 ，整齐的摆放了上百的小石
块，让 彦替我和它们合影时 用手摸那粗糙的石面，我感到了 痛 。

夕阳 下 的残垣最美 ，这是从画里看到的 。但我不想
看到真 的此情此景 ，也许是怕太阳逝后的暗淡吧 ，我拉
了彦向 园外走 。

照片第二天就冲 出 来 了 ，大 多兴高采烈的 ，只有和
小石林 照 的 那 张 不太 高 兴 ，头微 向 右 后倾 的 感 觉 。彦
说，这就是所谓的不堪回 首吧 。


